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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猛用更严肃的口气下
了逐客令

第二天，谢正穿戴整齐，
把皮鞋擦得锃亮，一心想穿着
正式点，客户或许会给个面子。

移通湖南分公司的大楼
坐落在开发区最显眼的位
置，崭新的大楼，高调而张扬。

谢正用诸葛和给的信息获得了门卫的许可，进入移通
的大院，IT部张猛的办公室就在大楼三层最好的位置。

谢正一边上楼梯，一边想着到底怎么去见这个张
总。等到午餐时间，借着他出来吃饭的时候？还是和别
人一样，敲门而入？怎么介绍自己呢？目的是什么……

看着张总的门是半开的，谢正还是感觉到他的开
放，或许没有那么恶劣，或许诸葛和就赶上了张总郁闷
的那几天……“请进。”里面的声音干净而洪亮，让谢正
放心不少。“张总，您好。”谢正快速地走了进去，并大步
向前，热情地伸出手。眼前的张猛四十岁左右，有着南
方人少有的威武、高大，两目圆睁，有种猛张飞的感觉，
一身笔挺的西装，看上去比外企人还外企。

“您是……”看到陌生的谢正，张猛的表情也是一愣。
“嗯，我是MBI北京总部派来的……”谢正特别强调

了一下北京总部，想和湖南分公司区分开来。
“滚，谁让你进来的。你约了吗你就进来，你们公司

怎么越来越不要脸了，出去！”张猛的脸几乎是在听到
MBI的瞬间就完全变了形状，双目怒视，大手一挥，直接
就赶谢正出去。

“我是北京总部来的，最近MBI有新的产品发布，想
请您去北京参观参观，我给您送请帖来了。”谢正让自己
钉在原地，坚持把话说完，并掏出准备好的两张请帖。

“去，出去。我这里有事情。”张猛用更严肃的口气下
了逐客令。“好好，我们的新产品性能提高一倍，价格降了
一半，已经有十几个电信公司采用了我们的方案，普惠的
新产品最近一台都没卖掉。您看看我们的产品介绍就明
白了。”谢正看这阵势，知道没戏了，忙利用这难得的机
会，向张猛的耳朵和录音笔里拼命塞着重要的信息。

“赶快出去，我这里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我的许可，
不许进来。”张猛瞪圆了眼睛，手向门外一指，谢正讲完
以后，只好慢慢倒退出去。

第二天，两个人去拜访了新天的老总冯治国。
新天是一家本地成长起来的公司，这几年扩张放

缓，老板一直谋求新的突破，希望能做一些外省的电信
客户，当年普惠拿下移通湖南，他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几年普惠和客户的合作越来越深入，新天的价值也越
来越低，拿回的利润仅够支付项目成本，公司是靠自身
服务和软件的利润运转着。

冯治国是个典型的商人，四十多岁，胖乎乎，笑眯
眯，永远看不清楚在想些什么。他和和气气在自己的办
公室接待了这两位来自MBI的销售。

“您看我们从什么方向上才能合作呢？”谢正问
道。“我们现在的客户只是移通湖南一家，但是他们的平
台和业务模型在全中国都是第一的，所以我们想利用这
种技术优势去做其他省的电信生意。听说，你们在电信
的咨询项目上拿下很多省份，不知道和 MBI 哪个部门
谈，可以和他们合作。”冯总直接提出了自己的需求。

真是老鬼，原来想借着 MBI 去占领别的市场，闭口
不谈移通湖南，不过也算是个契机，边走边看吧，谢正暗
自想道。“嗯，您提的这个业务归 MBI 的 IGS（服务销售
部），想和他们合作就需要MBI电信行业的中国区经理
雷越来协调，我们回去给您约一下。”诸葛和应了下来。

“冯总，您也知道我们两个是负责移通湖南这个客
户的。他们今年有大项目，而且马上就要发标出来，您觉
得我们MBI该怎么切入才有戏呢？”谢正拉到了正点上。“移
通湖南你们还想拿啊，当年那件事情我就在现场，现在那批
人一个都没换，MBI在客户那里的形象差到了极点，想拿，
再等几年吧。”冯总笑眯眯的脸上也加上几分严肃，告诉谢
正与诸葛和，这不是在开玩笑。“冯总，我们也知道您跟移通
湖南的关系，普惠当年还不是靠你才进来的。这样，需要什
么条件和支持，您说，我们拼老命也要满足您。不瞒您说，
如果这移通湖南拿不下来，估计下半年您就看不见我们两
个了，哪还能等几年以后。”诸葛和说道。

诸葛和这招破釜沉舟的方法，很有些北方人的味
道，谢正听了也忙跟着点头应着。“嗯，移通湖南你们MBI
没我是肯定进不去的，今年也的确是个机会，他们业务改造
么。这样，等我们回去商量商量，见了你们的老总以后再
谈。”冯总还是那么笑眯眯地婉拒了两个人的请求。

话也点到了，谢正与诸葛和也只好起身走
人。

谢正是世界顶级企业MBI的金牌销售，
已连续多年单单不败。殊不知，突如其来的
MBI和远想的世纪大并购却在他升职的最关

键时期发生，这使他不得不跳到最新成立的部门，一切从头
开始……是放弃，还是生死一
搏？顶级高层经理如何腾挪资
源，锁定客户的真实需求，拿下
不可能拿下的单？顶着愈演愈
烈的政治斗争，金牌销售是否
在职场与业务上还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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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运一家子来到了老同学刘星明家
有天刘星明下乡，到了偏远山区，

见白云出岫，风过袖底，颇为快意。只
苦于不会写诗，倒是想起了前人的句
子。他也记不清那是谁的，脱口吟起
来：“一间茅屋在深山，白云半间僧半

间；白云有时行
雨去，回头却羡
老僧闲。”

身边围着
好几个人，纷纷
鼓掌喝彩，只道
刘书记才思敏
捷，出口成章。
刘星明也含糊
着，不说自己拾
了 古 人 牙 慧 。
他双手叉腰，远
眺满目青山，发
起了感慨：“真
想学那老和尚，

远离万丈红尘，到这深山里结茅屋一间，
还让去白云半间。人的贪心不可太重，
日食不过三餐，夜宿不过五尺。”

李济运正好在场，也是无尽感慨：
“是啊！钱财如粪土，生不带来，死不带
去，要那么多干什么？有些人手伸得那
么长，到头来人财两空！”

刘星明记住了这首诗，刚到乌柚县
的头几个月，不论走到哪里都喜欢吟诵

“白云半间僧半间”，都说要建个小茅
屋。李济运若是在场，就只是微笑着鼓
鼓掌，不再生发感慨了。他怕自己再说
话，刘星明就会尴尬。那等于提醒人家
老说几句现话。别人夸刘书记好诗，李
济运只作没听见。没想到有人却把刘星
明这些话记落肚子里去了，背地里说：

“刘书记要那么多小茅屋干什么？”于是，
刘星明就有了个外号，叫刘半间。

乌柚县还有个刘星明，他是黄土坳
乡党委书记。他也有个外号，叫做刘差
配。县政府换届，副县长差额选举，得找
个差配。差配是官场的非正式说法，指
的是差额选举的配角。这种障眼法原本
就摆不上桌面，自然也不可能有个正式
说法。

刘星明最先想到的差配人选是舒泽
光，县物价局局长，一个公认的老实人。
没想到舒泽光一听，脸就紫红如秋茄子，
骂道：“莫把我当哈卵(傻瓜)！看哪个让
我做差配！”刘星明被呛得说不出话，眼
睁睁望着舒泽光拂袖而去，只得把李济
运叫了过来：“济运，你对县里干部可能
比我还了解，你谈谈看法？”

李济运不好怎么说，先是应付。刘
星明心里着急，加上又受了气，听李济运
只是支吾，便很有些不快，道：“真想不出
人选？难道让我自己出来做差配？”

刘星明几句气话，反让李济运眼睛一
亮，笑道：“刘书记，您倒提醒我了。我看黄
土坳乡党委书记刘星明同志比较合适。”

没想到刘星明同意了。李济运暗自
欢喜，心想他替老同学做了件好事。差
配干部虽说只是摆样儿，但事后依例都
会适当提拔。比不上正经当选来得正
路，却到底也是晋升捷径。

李济运领了刘星明的意思，马上驱
车去了黄土坳乡。李济运把来意说完，
道：“星明，这事你自己想好，组织上没有
勉强的意思。有一点请你相信，这是县
委对你的信任。”刘星明好像并不领情，
李济运也不生气，耐着性子好言相劝。
刘星明摇头笑道：“县委真是慷慨大方！
差配出问题了，让我出来救场，却闭口不
谈出场费。”这话说得太直了，听起来有
些刺耳。

刘星明脸上像掠过一道闪电，先白
了一阵，马上就红了。李济运顿时尴尬

万分。刘星明脸色慢慢平和了，说：“既
然要我出来演戏，我就演吧。”

周末，刘星明随车回县城，便说：“济
运，你当了常委，我俩私人往来倒少了。
今天你要是没安排，不如到我家吃晚饭
去。”李济运也想同刘星明多聊聊，管他
是不是客套，就答应了。刘星明马上打
老婆陈美美电话，说：“美美，我同济运在
回来的车上。济运一家来吃晚饭，你准
备一下吧。”

李济运一家子来到了老同学刘星明
家。刘星明陪李济运夫妇说话。饭桌
上，陈美美快嘴快舌：“你不知道，舒泽光
是在刘书记那里骂了娘出来的。老舒这
个人，平时没几句话说，关键时候硬得
起。”李济运头一回听到这种说法，很是
吃惊。

热饭热菜的，身上慢慢暖和了。主
客之间客气地让着菜，免不了又说到了
差配。美美说：“谁都知道，差配就是白
鼻孔陪考，叫你去做差配就有些可笑。”
乌柚人说白鼻孔陪考，不知道典自何处，
意思等于外地人说的陪太子读书。

吃完饭，闲聊几句，李济运一家就告
辞。出门后，李济运望见刘书记办公室
的灯亮着，便对舒瑾说：“你带着儿子先
回去，我去一下办公室。”

刘星明在看文件，满屋子烟味。他
示意李济运坐下，李济运说：“我同星明
同志谈得很好，他表示愿意配合组织。”
刘星明就像没听见李济运说话，火气冲
天的样子：“舒泽光想充英雄，当斗士！
他在外头吹牛，说把我刘星明骂得狗血
淋头。我明天把他找来，看他敢放半句
屁不！”

李济运说了些宽慰的话。刘星明没
有问另外那个刘星明，李济运也懒得提
及了。他心里却有些摸不准，刘
星明难道不中意新的差配？

官场
风云

乌柚县有两个刘星明：一个是人称“刘半间”的县委书记，一个是李济运的同学“刘差配”。李济运身为县委常委、
县委办主任，也是县委书记刘星明的得力助手，却因政府选举风波两人貌合神离。乌柚县把选举中的差额配角叫做差
配，差配干部的角色很有些暖昧。原定的差配干部舒泽光不肯合作，李济运推荐的同学刘星明却在会场突然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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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雪开着车去镇上看皮肤过敏
李文龙醉醺醺地走进房里，看到江

小雪睁着眼睛躺在那里，对她笑了笑，讨
好地说道：“小雪，你还没睡？”江小雪侧过
身子，往床里面让了让，不无讥讽地对他
道：“李文龙，你们这是什么破地方，我今
天怎么过来的，你知不知道，女人吃饭不
能上桌？这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破规矩，
真是太可笑了。”

李文龙苦笑了笑，江小雪说的是事
实，她受了委屈，他当然只能全部承受。他
关心地对她说道：“小雪饿不饿，我现在去给
你弄点吃的，我给你煮小米饭，然后给你做一
个麻汁豆角，再来一个红辣椒炒黄牛肉好不
好？”小雪没有吭声，因为她实在饿坏了。

李文龙不但去做了饭菜，而且还亲
自送进房来。吃过饭，总算是饱了，小雪
说身上不舒服，想洗澡，文龙又给她仔细
地用热水擦了澡，还是和结婚时一样，让
她躺在被窝里。半夜里小雪吃多了要去
上厕所，自然又要文龙陪了去，那时候多冷
啊，一碗茶水倒在地上，立马结冰了，李文
龙披了棉袄送她到厕所，在外面守着她。

因为厕所没有门，小雪蹲在那里方
便时，能看到月光下倚在玉米秆子附近守
着她的李文龙，李文龙冻得连影子都在发
抖。小雪有点便秘，这一拉将近一个小
时，李文龙就在外面哆嗦着等了一个小
时。因为这些，小雪一颗心慢慢也就平静
下来了，心里的委屈怨怼消去了许多。

晚上窝在他怀里睡的时候，她还在
那里笑，“我江小雪啊，真是可怜，原以为
嫁给一个能干的都市精英，结果却是一个
农民工！”李文龙也只是笑了笑，对她道：

“我是变成精英的农民工。”
小两口抱着睡过去。然而，到了凌

晨的时候，小雪的皮肤过敏又发作了。痒
就像大爆炸，指甲刮上皮肤，恨不得把一
身的皮都撕碎扯烂。她再一次辗转反侧，
浑身再次起满了红疙瘩，她推着李文龙，
文龙喝了酒，睡得很沉，小雪一个人痛苦
极了。天刚亮，她就起来了，眼里已满是
泪水。因为彻夜不眠以及身上的痛苦，她
不发一言地穿了衣服拿了车子钥匙就要
匆匆出门。

李文龙拉住她，对她道：“小雪，你去
哪里？”“去镇上啊，你想痒死我啊，垃圾地
方！连个皮肤过敏都治不好！”折腾三天
三夜，仍然没有好过来，小雪当然生气。
李文龙不吭声了。

江小雪抬脚往前走，她的眼泪再次
涌了出来。她跺了跺靴子，抹了一把眼
泪，开了车自己往镇上去，想着那里应该
有医院吧。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当她把
车停在外面，独自走进去的时候，这个所
谓的镇医院也不过如此。

李文龙骑着他老爸留下来的一辆二
八自行车一声不响地跟在她的身后，小雪
开着车渐行渐远，他慢慢就追不上了，他
也仍然奋力踩着。江小雪含着泪，无数次
地骂：“垃圾地方，垃圾地方！”李文龙被触
到心里最扎实最深处的自卑，他重重地低
下了头，一声不响地跟在小雪后面。

去镇医院看了，开的仍然是同样的
药，也同样是打点滴，点滴瓶子挂在一根
长而细的木棍上，江小雪没有打点滴的手
要举着那根木棍。经过连绵几天的阴雨，
外面总算出太阳了，江小雪实在冻怕了，
她强烈要求，她要到外面去打点滴，这样
她可以晒到太阳。

这样她就举着那根挂着点滴瓶的木
棍走到了太阳底下，她实在太虚弱了。镇

医院虽然简陋，然而来来往往却很多人，
仿佛很多人都在生病一样。这期间，生病
的有不到一岁的小孩，有七八十岁的老
人，所有的病，不管是什么病，一律的治疗
方法都是打点滴。江小雪惊悚地看着这
一切，其他的人却都很淡漠，仿佛他们早
已习惯这种生活，早已习惯这种千篇一律
的治疗方法。没有人质疑，没有人声讨，
大家对于这一切，好像都已经默认了。就
像许多人对于命运无可奈何的沉默一
般。打点滴的有很多不到一岁的小孩，很
多小孩的父母看起来小小的，像是未成
年。他们穿着山寨的衣服鞋子，小孩刚出
生不多久，脸上红红的两块，上面结着疤，
明显是皮肤被冻坏了。一个人来探望病
人，带着一串山糖葫芦。也有开车过来
的，最阔气是三轮摩托车，其他的就是自行
车、三轮自行车等。这是农村人的时髦，从这
种三轮车上下来的人，眉宇间有一股洋洋得
意的优越感。江小雪崭新的丰田霸道跻身
在这种车里面，贵族得不像真的，不食烟火得
显得相当可笑。他们脸上都很黑，历经磨难
和沧桑的那种，身上也很脏，衣服看不出原来
的质地和颜色。他们一边大声说话一边随
地吐唾沫，让小孩到处撒尿拉屎。

有时候，嫁给一个人，不但是嫁给了
这个人，嫁给了这个人的家庭，甚至还有
他的阶层。江小雪在那么一刻，
很绝望很绝望。

婚姻
家庭

一个是北方农村的老太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供养儿子上
大学，地面上掉粒米都要心疼半天。一个是南方城里的小媳妇，从小是娇生
惯养的娇娇女，穿的是上万块的名牌大衣，背的是几千块的大牌手袋，爱血拼
购物。二人却因为同一个男人成了一家人。婆媳刀来剑往，杀得不可开交。
误会越来越深，问题越来越大，小家庭因为婆媳矛盾驶向风雨飘摇之中。

婚姻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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